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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苗疆禁例”与“苗例”

“苗疆禁例”与“苗例”是清朝在西南民族区域执行的两

种不同治理“苗疆”的制度设置。学界对从雍正朝开始的对贵

州苗疆大规模开辟过程中，开始明确执行的“苗疆禁例”，通

常会将其与之后在湘西区域得到较好实践的“苗例”视为一

体，而并未作深入辨析。笔者认为二者无论是在制度设置，还

是具体实践方面都存在一定区别。“苗例”作为《大清会典》

中的司法条例，主要侧重于对新开辟苗疆进行司法审判的执行

参考，是一种从“苗俗”到“苗例”，清廷“因俗而为”的开

辟方式与法律安排，具有较稳定的延续性。而“苗疆禁例”，

则是侧重于清朝对西南区域的治理行为，是一种稳定地方秩序

与引导地方发展的临时性规约，其总是处在不断变动当中，并

贯穿清朝始终，并不断强调。对作为司法条例与法治实践的

“苗例”研究，以往学界从法律史与法制史等方面曾展开了较

为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但是，作为治理方式的“苗疆禁例”，

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

以往的研究，多将雍正朝“改土归流”视为湘西社会发生

重大变化的开始。主要的原因是，伴随着土司的裁革、苗疆的

开辟，流官的设置，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到湘西区域，参与湘

西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湘西区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引发

了诸多社会问题。“改土归流”之后，湘西区域所面临的主要

问题，已经不再是对土司的监控和对苗民叛乱的镇压，而转为

对大量进入湘西的汉民的管理，以及设置地方行政建置之后对

地方官员非法行为的管束。对上述两类人员的监控，又是与湘

西区域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与特殊的地理、历史特性相勾连。

面对上述问题，清廷积极寻找有效对策，试图实现王朝在湘西

区域的长治久安。“苗疆禁例”，便是一项贯穿清廷西南治理全

过程，为应对上述问题而被反复提出的特殊政策。自雍正“改

土归流”之后，有关湘西的文献记载，或是关于对湘西北原来

土司领地纳入到国家秩序的正常运行轨道上来的讨论，或是对

如何有效控制汉民流入该区域导致地区问题的衡量，又或是对

胥吏侵渔、勒索苗民进行有效监管等决策制定的商讨。目前学

术界其中有关“苗例”的含义、实质以及实践过程，法律史、

法制史等领域的学人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

可参见苏钦（1993）、张冠梓（2007） 等人研究。有关“苗

疆禁例”执行情况以及对西南区域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

于对黔东南苗疆历史与苗族习惯法的研究当中。则可参见杨庭

硕（1995），徐晓光（2006）。本文则试图围绕“苗疆禁例”

在湘西苗疆的实施，梳理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认为这

一讨论背后透露的清朝在治理具体边疆区域过程中，因不同区

域社会内部的具体情况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即地方官

员边疆治理措施的执行，是随地方社会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调整

。

。

清朝对西南区域进行治理，特别是对“苗疆”开辟的过

程，在“苗例”未成为王朝的法律条文之前，“苗疆禁例”作

为在“苗疆”区域内临时性的规约，已经以各种形式在贵州、

湖南苗疆等地实行。随后，在贵州、湖南“苗疆”治理过程

中，“苗疆禁例”多次出现于雍正、乾隆等皇帝与大臣之间的

奏折对话上，并明确记载于乾隆朝编修的《皇清文献通考》

中。其作为一种制度设置，在“苗例”正式执行之后，与其并

行于苗疆区域，成为清朝对苗疆治理的重要的事项。

《皇朝文献通考》卷197《刑考三·刑制》所载为诸史籍有

关“苗疆禁例”最早记载。雍正三年（1725），兵部在议覆云

贵总督高其倬有关禁止黔、川、楚毗连“苗疆”贩卖人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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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雍正朝“改土归流”之后，随着土司的裁撤，大量汉民进入湘西苗疆，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为

了有效管控汉民流入后引发的问题，清廷采取严格的“苗疆禁例”措施，并贯穿整个湘西苗疆治理全过程

。但围绕“苗疆禁例”在湘西苗疆的实施，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一讨论背后透露的清朝在治理

具体边疆区域过程中，因不同区域社会内部的具体情况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即地方官员边疆治理

措施的执行，是随地方社会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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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楚、滇、粤接壤苗民仇杀、“拿白放黑之习”时，定“苗

疆禁例”，目的是为了安定黔、楚、滇、粤接壤区域的社会安

定。随后，雍正五年（1727），鄂尔泰上奏，重申“苗疆禁

例”，并就“禁例”条例增加了对苗民携带兵器、汛兵为非生

事以及审理苗民劫杀案件的规定。

“雍正五年申定‘苗疆禁例’兵部议覆云贵总督鄂尔泰

疏言：

《皇清文献通考》有关“苗疆禁例”记载显示，同“苗例”

一样，“苗疆禁例”最早执行就是在贵州苗疆的开辟过程中开

始的。高其倬、鄂尔泰等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与苗疆事态的

发展过程，专门针对苗疆治理而提出“苗疆禁例”。这一政策，

随着西南“改土归流”不断深入与扩大，而向其他区域同样推

行。但是，经历了大规模的军事征伐之后，当地人群激烈反抗

贵州苗疆开辟过程，最终引发了雍正十三年（1735）包利、红

银事件。而“苗疆禁例”的有效执行，则是在雍乾苗民事件平

定之后才得以实现

凶苗劫杀原非三五塘兵所能擒获，应令防汛各员一面申

报督抚提镇，一面率兵擒拏，所获贼犯文武官会同审结。从

营汛兵丁不得践踏禾苗生事扰害。如该汛文武官弁不加钤

苗民逞凶皆由兵器。嗣后苗民出入止许佩数寸小刀，所

有一切军器悉令缴出，如有私造者，即行正法。

束，照溺职例治罪。

之。”

。

雍正十三年（1735），乾隆帝即位后立即撤换张照，委任

张广泗平定包利、红银事件。同时，乾隆皇帝也开始转变雍正

时苗疆开辟政策，主要表现在加强对汉族移民的限制和减缓在

贵州的屯军行动，并开始制定完善的善后事宜，意图苗疆安

定。其善后事宜内容，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实行“苗例”

与“苗疆禁例”。

乾隆六年（1741）三月，议政大臣等议贵州总督张广泗会

同湖北、广西督抚，议定楚粤两省苗疆善后事宜中明确议定，

对待苗人所犯“户婚、田土、口角、暨人命盗案”，根据苗人

的风俗习惯分别进行审理，“谓之苗例”。

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制定的“苗疆禁例”，贯穿整个

清代，直至光绪年间修订的《大清会典》中仍有体现

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时各省番、苗与内地民人言语

不通，定番界、苗疆禁例。常有肇衅之事。凡台湾民、番不许

结亲，违者离异。各省民人无故擅入苗地，及苗人无故擅入民

地，均照例治罪。若往来贸易，必取具行户邻右保结，报官给

乾隆九年（1744），湖南绥宁、城步苗民事件平定不久，

湖南巡抚蒋溥上奏数条治理苗疆事项。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

是实行“苗疆禁例”。

照，令塘汛验放始往”，明文制定了“禁例”的执行条例。

。

综上，“苗疆禁例”缘起于对贵州苗疆的开辟，并逐渐成

为一种通行于西南区域的规约政策。随着清廷对西南治理的不

断深入，在寻求如何治理好苗疆区域的过程中，“苗疆禁例”

得到不断完善，并成为明确制度条例。作为通行于西南区域的

“苗疆禁例”，清廷从来没有放弃加强在贵州的执行，但是，在

与之相邻的湖南苗疆（即湘西区域），“苗疆禁例”的执行并未

得到很好的延续，相反不断进行修改，这一方面既反映了“苗

疆禁例”本身就不是一种规范的制度设置，另一方面则隐含着

乾隆时期湘西治理的某些发展。

通观乾隆朝，上至中央下至地方，主要集中在对“苗疆禁

例”的讨论中展开对西南的治理，对湘西的治理尤是如此。具

体到乾隆朝对湘西的治理而言，在平息绥宁、城步苗民事件之

后，王朝在西南建立了相对安定的治理秩序，如何寻求更好的

治理方略，便提上了日程。乾隆朝的湘西治理，主要集中在乾

隆年间治理湖南苗疆的奏折史料内，有关“苗疆禁例”的

讨论

二、“苗疆禁例”之于湘西：乾隆朝的湘西治理

西南区域经过雍正朝大改流之后，社会处于极度的变动之

中。雍正十三年（1735）包利、红银苗民事件，是一次当地族

群对雍正开辟黔东南苗疆不适应的回应。“湖南绥宁、城步苗

民事件”即“粟贤宇、杨清保起义”。乾隆五年（1740），湖南

绥宁横岭龙家溪苗民粟贤宇、城步莫宜洞苗民杨清保、广西义

宁苗民吴金银、张老金等人领导的苗民起义事件，起义发生后

清廷委派湖广总督班第、湖广巡抚冯光裕、广西提督谭行义率

湘、桂等省官兵7000名前往镇压，乾隆六年（1741），粟贤

宇、杨清保等起义军在张广泗大军镇压下，最终失败。在处置

苗民事变的善后政策中，乾隆皇帝沿用了雍正朝时在该地实行

的军屯，并严格限制民、苗相互往来的“苗疆禁例”。

。

乾隆九年（1744）二月，时任湖南巡抚蒋溥上“奏治理苗

疆首在不扰并兼施兵威折”，提出对苗疆治理，当严格约束地

方文武官员与驻军，不许其扰累苗民，并随时勤练兵丁、整饬

武备，准备对苗民叛乱进行镇压。乾隆皇帝在蒋溥的奏折朱

批：“御苗之道，首以不扰为要，次则使知兵威不可犯。此奏

颇得之。”其君臣二人的在奏折中的对话，表达了苗疆治理以

“不扰”为治苗之良法，延续了自雍正朝以来，“苗疆禁例”的

精神。

随后七月，蒋溥再上奏“奏酌议抚苗事宜三条折”，这三

条事宜分别是：“一、民苗宜许其交易；二、苗事宜许文武互

理；三、扰累唆弄之渐宜禁”。显示清廷开始着手变动“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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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例”中有关汉民与苗民区隔的规定，试图寻求一种超越“禁

例”治理苗疆的新治策。

这样的变动，集中反映在乾隆十年（1745），湖南按察使

徐德裕奏陈“奏苗疆应行应禁事宜四条折”以及随后蒋溥“奏

核议徐德裕所陈苗疆事宜均属不当折”中。蒋溥与徐德裕有关

湘西苗民的治理，其讨论主题，无外乎对苗民执行如何政策，

以确保苗疆的长治久安。徐德裕所奏各条，也不是全无道理，

但是，就蒋溥看来，其奏陈“但非于律例重复，即与时地未

宜”，“均于抚辑苗疆事宜无当”，所以逐一加以驳斥。蒋溥驳

斥徐德裕背后正是对“苗疆禁例”的坚守，禁止汉民随意进入

到苗疆，并对苗民实行“因地制宜”的策略。

蒋溥对徐德裕奏陈驳斥之后的两年即乾隆十二年（1747），

湖广总督塞楞额上“奏请严汉民置买苗产等事折”，严令湘西

地方官员禁止汉民买土苗田地，并规定苗疆田地只准本地的土

苗之间相互转卖，凡遇外来民人，携带家口前往苗疆移垦生息

的，不准放给映照，无照而私自前往的，查处遣还，对失察的

地方官员则进行处罚。

乾隆十四年（1749），湖南巡抚开泰、云贵总督张允随先

后都曾上奏治理苗疆事宜折，主要集中在对苗疆施行“因俗而

治”，其关键的治策便是“番苗宜令各自安番苗之地，内地之

民宜令自安内地，各不相蒙，可永宁谧”，其治理的原则，便

是坚持“苗疆禁例”，严禁汉民进入苗疆的重申。

但是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情况似乎发生了急剧转变，

之前一再反复强调的民苗区隔“禁例”，此时已经有人提出要

进行变动，而变动的结果则显示，“苗疆禁例”在湘西区域的

执行慢慢在进行调整。乾隆二十九年（1764）六月，湖南巡抚

陈宏谋，对有关禁止民人与苗人通婚的禁例进行变通，随后湖

广总督常钧、湖南巡抚乔光烈上“应准湖南民苗互相婚娅折”，

奏请嗣后未剃发苗人与民人，俱照民俗，以礼婚配，准许结

亲。乾隆二十九年（1764），陈、常等的奏请，显然得到了乾

隆皇帝的认可，随后便开启了清廷认可民苗婚娅之始端，湘西

的地方志，在讨论民苗结亲之禁例废弛，往往都追述到陈弘

谋，应当就是依据乾隆二十九年的陈的奏折而言的。

结语

“苗疆禁例”在贵州苗疆却一直在反复强调，并执行得较

为严格。武内房司的研究，清朝至道光年间，对贵州、

乾隆二十九年（1764）之后，有关民苗之间禁止往来的讨

论，已经变得很少，不再是治理湘西重点问题，一直持续到乾

隆末年。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苗民事件发生之后，有关民

苗之间的交往的讨论，因探究苗民事件发生的原因才重新开始

进行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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